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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有想通，一个地方剧种的一个流派，
在那个文字狱十分猖獗、专属权非常单一的封建时
代为何敢大张旗鼓称自己唱出的腔是“龙腔”？那不
是要掉全家脑袋被灭九族一般天大的事吗！真的为
我家乡这帮人，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精神倒吸上一
口凉气，暗暗捏出一把冷汗。这地方剧种当然指的
是黄梅戏。实际上，黄梅戏现已不能简单地称之为
地方剧种了，它是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

在我的家乡，有一方湖叫龙湖，龙湖很小，小到
你要对此发出质疑：望江其他湖都那么大，泊湖、武
昌湖、岚杆湖等皆水面辽阔，浪奔浪涌，通江达海，而
龙湖却蹲守于县城一隅，虽年年有荷花盛开，香飘十
里，但一年一枯荣，一岁一更迭，算是足不出户，闭门
谢客的那种。如此之龙形，我感觉有反讽的意味，当
然在这反讽的背后，这龙形龙装装的便是满满的凄
苦意境。家乡还有一宫为回龙宫，回龙宫坐落于白虎
山头。据县志载：明朝万历年间知县唐守礼，擅长看
风水，他上任后即出城察看地形，见城东诸山有龙盘
虎踞之势，其中有一支山脉山向朝南，势欲过江。他
认为对本县不利。随即作诗一首：“十嘴围望江，一嘴
护东流，打你三百板，回头不回头？”说完命差役狠打
了白虎山头三百大板，人传山嘴果然流血。为镇住此
龙，让龙回头，唐知县便在白虎山头建了一座宫殿，
名“回龙宫”，在其近旁修一条路叫回龙路，一心只盼
龙回头。至今，在回龙路上行走的皆为万千百姓，回
龙宫中亦未见龙的踪迹。我担心这条龙是否被县太
爷唐守礼那三百大板活活打死？

有一种说法，黄梅戏源起于湖北黄梅一带的采茶
调。黄梅县位于家乡上游，彼此山水相连，采茶调随水
兴浪阔而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我的族人一直不十分认
可这样的说词：我们世代茶采，不仅一整座山谓之香
茗，而且二十七座山峰均山翠风清，溢满沟冲，茶香几
乎就是我们的体香了。有茶便有世世代代的采茶女采
茶人，自然也会有了荤言素语的采茶调。据《安徽文
化史》载：“在安庆地区，采茶花鼓戏与当地语言、民
间歌舞、说唱等形式相结合，吸取青阳腔、徽调的营
养，逐渐形成新的有特色声腔剧种、在发展流传中受
方言等影响，各具腔调略有差异，叫法也有些不同，
如太湖县叫弥腔，望江县叫龙腔，安庆叫府调，怀宁
县叫怀腔。”茶不同，土不同，人不同，调便不同。

在我的老家，黄梅戏实际就是乡音乡情，就是
锅碗瓢盆，就是生活的点滴快乐和涕泣的哀伤表
达，随便一曲黄梅小调能让这里的每一个人抽丝剥
茧，牵出他们千丝万缕的愁思。黄梅戏有龙腔一派，
当然因了黄梅戏大师龙昆玉、龙甲炳父子。他们父
子长期在流动班社巡演于家乡安徽望江农村后山
一带。由于其韵白使用的是安庆官话，小白则使用
的是望江本土的方言土语，加上糅进了本地丧事活
动中的哭丧调和民歌，使其唱腔变得忧怨起来。

忧怨就是龙腔。
我忽然想起父亲在我念书时骂我的话：念个书

都提不起精神，拖着个阴司腔，念出个彩腔不行！父
亲居然也知道黄梅戏有三腔：彩腔、仙腔、阴司腔。龙
昆玉、龙甲炳父子把个黄梅戏勾兑上阴司腔，在那个
动荡不休、朝不保夕的年代，哪里都是山民的凄冷，
哪里都有战争的尸骨与饿殍，龙甲丙曾自嘲，唱戏一
生，小生半百（五十岁还在唱小生），却原来是：“喝酒
饮空杯（演喝酒的动作），骑马拍大腿（演骑马的动
作）。丝绸包裹贫民裤（戏装一般为丝绸），到老仍然
讨饭丕（演要饭角色，谦称自己到处流浪）。”

此顺口溜曾让我深思一宿而无眠！
许多人称我的家乡为戏乡，我很认同这一观

点。戏当然还是那个黄梅戏。
老家素来“三岁孩童皆能戏”，甚至更有过激言

词：山上的石头都能唱。叫得了名号的草台班社逾
百，名为草台实乃杂树生花，他们拉得出，唱得响，
遛得开，立得起，站得稳。有大树数棵：龙燮、檀萃、
蔡仲贤、龙昆玉、龙甲丙、陆洪非，一系列皆健步茂
盛而茁壮，一叶叶地生长着各自的传奇与经纬。

历来众说望江有三孝：王祥卧冰、孟宗哭竹、仲
源泣墓。我则以为望江有三个半孝，董永卖身葬父的
故事虽属二十四孝之一，正如其他孝行，知晓范围均
十分有限，但这则孝行几乎家喻户晓。不可否定，这
必然与黄梅戏剧作家陆洪非创作的《天仙配》血肉关
联。陆洪非的这一步，无疑是使董永响彻云霄的关键
一步。更有甚者，龙甲丙的台柱加入后，双龙戏珠，在
家乡成为绝响，时人戏称吃上了“龙肉（陆）”。

草民吃上龙肉（陆），人间能有几回闻！但事实如
此，望江人的幸福感也就与众不同。望江人不仅吃龙
肉，而且吃龙须面（面条），望江人真是胆大！不仅吃龙
须面，还把捻匠用来填补渔船上板缝的糊了桐油的
麻绳称之为龙骨。柔软极致的几丝麻绳居然是龙骨？
这应该是又一反讽。但渔船因了龙骨而滴水不漏。

我因而断定望江遍地皆为龙的化身。

忧怨的龙腔

母亲是个美丽的人，她有着精致的眉
眼，高高的鼻梁，一头漂亮的卷发，以及
总是微微上扬的嘴角。我总爱她的笑，似
冬日的暖阳温馨美好。

有时她的微笑是溢满幸福和满足的。
结束了一周的忙碌，我拖着疲惫的

身子回到家。一进门，满屋香气扑面而
来——母亲定是又给我下面了！不自觉加
快了脚步，我循着香味来到餐厅，果然看
见一个正给我摆筷的熟悉身影。桌上是
一盆我最爱吃的面，热气腾腾的素面里
躲藏着许多瘦肉，旁边点缀着红色的番
茄和鲜绿的娃娃菜，汩汩清香毫不客气
地勾引着我的味蕾。“快试试好不好吃！”
母亲投来期待的眼神，我早已迫不及待
吃了一大口。“嗯，好吃！”我连连点头，母
亲自己盛了一碗稀饭坐下。“真怀疑你是
不是南方人，怎么这么爱吃面呢。”她笑
着，宠溺地看着我吃下一整盆的面，嘴角
勾出暖暖的满意的弧度，目光柔和似水。

有时她的微笑是得意且骄傲的。
父亲母亲是同学，每年他们的同学

会，我们家总是全员参与，一个不落。老
同学相见，除了“还这么年轻有气质”的
礼节性对白外，少不了要说起各自的孩
子。每到这时，母亲脸上总有掩饰不住的
自豪，谦虚却也毫不客气地接受着叔叔
阿姨的夸赞。“她呀，都不用我操心。”母
亲说这句话时，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像
两弯小小的叶芽儿，眼角细细的笑纹叶
脉般悄悄蔓延，爽朗的笑声便似那风铃
草开了花儿。那花朵不知怎的也攀上了
我的眼角眉梢，在我的心田扎下了根。

有时她的微笑是坚毅而令人生怜的。
小学时我在学校高烧，躺在医务室的

病床上起不来。母亲急匆匆地赶来，背着
我走去附近的社区医院。烈日当空，酷暑
难耐，在母亲背上昏昏沉沉的我，感觉到
她的步伐沉甸甸的，上衣也被汗水浸透
了，感激和内疚顿时涌上心头。“再坚持一

下，马上就到了。”母亲的话语伴着急促的
喘息声传入耳中。我把头靠在她肩上，朦
胧中，我望见她脸上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微
笑，嘴角倔强地微微勾起，就如她一贯不
肯低头的要强。她额角的汗水顺着脸颊落
下，我伏在她的背上，低低啜泣起来。

光阴匆匆二十余年，恐怕我脑海里印
象最深的便是母亲的笑靥。事实上，母亲
的每一次微笑，无不饱含着深深的爱意。
我的喜怒哀乐牵动着她的心，她的一颦
一笑也感染着我的情绪。母亲的笑，在酸
甜苦辣各种情绪的调和下，不变的是那
暖融融的感觉，有着永恒的温度。

每每她一笑啊，世界安然，阳光和暖，
心下安稳。

而我总是贪心，希望这美好能流淌于
岁月长河之中，永不磨灭。只愿我在之后
的每一个日子里能多爱她一点，多微笑
几回，在她看似平凡的生命里也为她点
亮我这盏小小的灯火。

母亲的微笑
简楚琳

秋日午后，漫步到了悦荷居边上的池
塘，看着满塘碧浪翻腾、生意盎然的荷
叶，让人耳目一新。“池面风来波潋潋，波
间露下叶田田。谁于水面张青盖，罩却红
妆唱采莲。”这是欧阳修写荷叶的诗。在
那片静谧的池塘中，荷叶悠然自得地铺
展开来，仿佛夏日最温柔的笔触，轻轻勾
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画卷。

荷叶，这大自然的杰作，它们或高或
低，或疏或密，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漾成
一片绿海。每一片荷叶都像是精心雕琢
的艺术品，边缘微卷，叶脉清晰可见，露
珠在荷叶上滚动，闪烁着晶莹的光亮。

池塘的荷花悄然绽放，亭亭玉立于
荷叶之间，即便是在这绚烂的荷花面
前，荷叶也毫不逊色。它们以更加宽广

的胸怀，默默守护着这片池塘的宁静与
美好。一阵微风吹过，池塘中的荷叶随
风起舞，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是大自
然最悠扬的乐章。

这时，一场不期而遇的雨，悄然降临，为
这宁静的画面添上了些许生动与诗意。

雨，细密而温柔，它们似乎懂得荷叶
的柔情，轻轻落下，发出细碎声响，如天
籁之音，在天地间缓缓流淌。每一滴雨
珠，都是天空对大地的低语，它们跳跃在
荷叶的脉络间，或汇聚成珠，缓缓滑落，
留下一道道晶莹的痕迹。

荷叶以独有的姿态，倾听雨的诉说。
它们不躲不避，只是静静张开怀抱，让雨
珠在自己的脸颊尽情舞蹈。雨珠与荷叶
的每一次触碰，都像久别重逢的恋人，带

着无尽的思念与喜悦。荷叶的绿，在雨水
的洗礼下，显得更加鲜亮生动。

周围的世界在这一刻仿佛都安静下
来。只有雨声、风声，以及荷叶间偶尔的
低语，共同编织成一首悠扬的荷雨曲。在
这片被雨水滋润的荷塘里，荷叶与雨
珠共同演绎了一场关于生命、关于自然
的美丽邂逅。

此时，站在荷塘边，我仿佛能感受到
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自己的故事，或关
于坚韧不拔，或关于淡然处世，或关于生
命的美好。这些故事，随着雨声、风声、水
声，以及水鸟的鸣叫声，在荷塘上空缓缓
流淌。此刻，我愿化作这荷塘中的一片绿
叶，静静徜徉在池水的怀抱，任凭风雨洗
礼，阳光照耀，只为守护这片宁静与美好。

观 荷 遇 雨
陆伦求

世情草木情深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
秋天是吃螃蟹的最佳季节，因为这时的
螃蟹最肥、最香。

我家离辽河很近，那时一过中午，我
便和几个小伙伴拎着桶相约来到辽河
边的一个小河汊，三下五除二脱掉衣
服，和伙伴们下到河里摸螃蟹，半天下
来，总是满载而归。

不过要想捉大蟹，还得去辽河里
摸，辽河水深，很不安全。一些胆大的孩
子甘愿冒这个危险。我去辽河摸过几回
螃蟹，当脚踩到河蟹时，用手捏住鼻子，
屏住气扎到水里用手去抓，慢了螃蟹就
会逃掉。抓到的螃蟹，几乎个个又肥又
大。也有的螃蟹躲在洞里，需要用手去
掏，这就更危险了。

有一次，我踩到一个大洞，凭经验，我
觉得这是螃蟹洞。一猛子下去，将手伸进

洞里，真摸到一个大螃蟹的硬壳。准备抓
时，受了惊吓的螃蟹拼命向里面爬，我顺
着它爬的方向快速抓住了它。可没想到
这个洞是个近乎直角的洞。往外拽时胳
膊竟卡住了，无论怎么拔也拔不出来，急
忙喊救命，可忘记自己在水里，一张嘴，
咕噜噜喝了两大口水。后来在几个伙伴
的帮助下，才算摆脱困境，当然那个螃蟹
也逃之夭夭了。

河蟹有七上八下的生活规律，所以每
年农历的七八月份是捉螃蟹的最佳季
节。为了省力，这个季节人们一般选择在
晚上捉螃蟹。因为这时河蟹开始从水中
爬上来觅食。当人们来到河边，仔细听就
能听到“嚓嚓”的声音，用手电一照，嗬，
黑乎乎一片，都在张牙舞爪向你示威，可
在强光的照射下，他们一动不动，伸手就
能抓起来。天冷的时候，河蟹成群结队顺

着辽河岸边爬。听父亲讲，他们那时在河
沟中间放一口缸，第二天就可起到大半
缸河蟹。

儿时最爱吃蟹，每每面对香浓的蟹
黄，我总会禁不住流出口水。螃蟹的做法
有很多，通常有煮螃蟹、蒸螃蟹，另外还
可以做成螃蟹酱、螃蟹豆腐等佳肴。印象
最深的是儿时用火烧螃蟹吃，那真是别
有风味。首先我们把捉住的螃蟹用草将
其捆牢，接着用河边的黄泥箍上几层，
再捡些干柴来用火点着，然后把箍好的
河蟹放进去烧。直至将黄泥烧成红色，
扒出后将其往地上一摔，露出烧熟的河
蟹，再揭去熟螃蟹的外壳，那鲜美蟹肉
的香味扑鼻而来。咬上一口，那个味道
就甭提多香了。

时间飞逝，转眼已三十年，但儿时捉
螃蟹、食螃蟹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捉 蟹 趣 事
侯会东

天麻麻亮，小女孩就跟随外公出门了。
外公挑着担子走在前面，担子的两头是圆圆大大

的浅口篾筐，里面装满了货什，沉甸甸的。随着步伐
的移动，肩上弯曲的扁担一闪一闪地上下晃悠。这是
一只油亮的老竹扁担，它发出有节奏的轻吟，像一首
劳动的号子，慢慢掀开清晨笼罩的白细纱样的薄雾。
小女孩穿着厚厚的花布棉袄，臃肿的棉裤，还有一双
圆头圆脑的深红色布棉鞋。鞋底是外婆一层一层手
工缝纳出来的。鞋帮饱满挺括，连接鞋底的针脚均匀
齐正，穿在脚上灵巧可爱极了。小女孩想起外婆那戴着
顶针的粗糙大手。

这是女孩第一次下乡远行。出门的前一天晚上，外
婆对女孩说：“明天早上要早起，你和外公一起下乡去，
沾沾乡土气。”“太好了！”女孩兴奋得几乎轻喊起来。她
早就想跟外公出门走走了，看看那些无数个晚上外公眯
着眼喝着酒说出的新奇世界。

凌晨，天还黑沉沉的，女孩在睡梦中被外婆叫起
来。外婆已做好了两个远行人的早餐，一人一大碗油滋
滋香喷喷的蛋炒饭，为一天辛苦的远足打个坚实的基
础。外婆不知什么时候起床的，货担早已收拾好，还给
外公随身布包里塞进了油饼子。

腊月的北风，轻的、薄的、尖锐的，像透明的小刀刮
在脸上。女孩的脸一会儿就被风咬红了，她把两只小手
插进袖笼里，连跑带跳地跟上外公的脚步。在冬日暖阳
没出来之前，天和地都是不透明的白。土地蒙着薄薄的
冰霜，上面散落的干枯稻草，被冰霜裹得晶莹透亮。四
野寂如天籁，大地收拢着羽翼，怀抱着村庄在严寒中沉
睡。清冷的空气里，只有爷孙两个粗重的呼吸声。女孩
想到外公挑着的货担，走了这么远的路了，外公还能挑
得动吗？不用揭开旧布匹盖着的篾筐，女孩就知道扁担
的一头是针头线脑、洗染过的干净衣料、油盐酱醋茶，一
头是麦芽糖饼、瓜子炒货、柿干蜜饯。想到麦芽糖饼，女
孩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这些是平日里舍不得自己家
吃的，卖给村庄的父老乡亲，有时换来麦米、蔬菜。

外公的脑袋光亮亮的，戴着黑纱线织成的尖顶帽
子，宽的脸膛上笼着白白的热气。他挑着担子，步伐
又大又快。女孩好几次想提出休息一会儿，都忍住
了。她想起外婆此前告诫的话：“你要能吃苦。”外公
大概就是很能吃苦的人。除了暴雨天、雪天，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挑担下乡，年逾花甲，仍然一天不落。
妈妈和外婆好几次劝说他歇下来，都无果。外公有他
的想法，他不觉得苦。他那双大脚已被生计磨成铁板
脚，丈量过无数条泥泞的田埂、崎岖的山路、未开辟的
荆棘野径、尘土飞扬的羊肠小道。脚力仍健，气息如
洪，怎能歇下来不劳动了呢？老祖宗要晓得了，也要
指着脊梁骨说道呀！

“卜大爷来啦！”一个扛着铁锹的后生走过来招呼。
“来啦！下地啊？”外公一边回应着，一边放下了货担。
女孩这时发现他们已来到一个村庄口。温软的阳

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穿破白细纱样的薄雾，现在全身都
暖融融的。信息的传递是如此之快，好像“哗啦”一声，
人流潮水般围住了外公的两只大大圆圆的篾筐。小孩
儿吵嚷着挑选各种糖食，青年妇女查看托付染洗的衣
料，老奶奶则对各种针头线脑爱不释手。一时眼花缭
乱，应接不暇。

快过大年了，庄稼人不觉中对持续一年的苛刻、节
俭都松了一点手，为期盼已久的喜气大年慎重地准备
着。有朴实的乡亲赶在年关前来结清以前的赊账，感
激过去一年对不得已的拖欠给予照顾，再采买一些油
盐酱醋。也有手头还紧巴的，恳请再赊点日用品，承诺
春耕时一定来结账。外公笑眯眯的，一律客气地答允，
不让人心里生一点儿尴尬卑微的情绪。走江湖多年，
做着微薄利润的小生意，外公骨子里有他自己传统的
本分和道义。

人潮像涌来时一样不知不觉退去。女孩帮外公归
类货品，再盖好篾筐上的旧布。“外公，那么多人赊账还
账，你怎么记得住呀？”女孩好奇又纳闷，在人走过之后
忍不住问起外公。“你长大了，记性会比我还好呢！”外公
点上一支烟，不紧不慢地笑着说。很多年以后，女孩才
意识到，外公说对了，这种记忆力在此后几代人基因里
有着令人惊异的显现。

女孩知道外公不识字，每天晚上妈妈在电灯下给外
公记账销账。外公眯着眼，呷一口酒，说一条账目。厚
厚的一大笔记本，边缘翻得软旧，有的页子都掉下来
了。本子里记得密密麻麻的，有新记的账目，更多的是
被一道道横杠划去。女孩还不认识几个字。听妈妈念
时，外公会叹息一声：“两年了，一直没见到东村这个人，
大概是收不回来了，把它杠掉吧。”妈妈说外公记忆力超
强，白天发生的各种琐碎账目，晚上都能一一复述下来，
极少差错。账目记完，外公兴致来了还会讲下乡时的遭
遇。在偏僻无人的乡村小路，他仗着结实魁梧的身板，
杵着那根油亮的扁担声如洪钟地大喝，吓走正殴打人的
游手好闲的二流子。

光阴的手脚在油亮的扁担上摩挲出层层叠叠的印
记。外公在悄悄老去。他弯腰挑起扁担，略有吃力地挺
直身板。晨曦散尽，云层清亮，时光如天际边的云朵透
明、凝固，似从不曾流淌。他仍然是行走方圆几十里村
庄侠义心肠的壮汉子，女孩这样想着。爷孙俩昂首望向
辽阔的远方，一步一步地走向下一个村庄。

此间岁月长
蒋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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